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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当前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不切实际、盲目跟风，

追根溯源，病因无外乎以下3点：(1)急功近利。因为城市建

设是形象和政绩的集中表现，所以，不少干部走马上任之后

，便在“改变城市面貌”上大动脑筋。“一个书记一条街，

一任县长一座城”的现象便由此而生。那些干部不从当地当

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好大喜功、贪大求洋、急功近利。

在城市建设的决策中，他们缺乏长远目光，杀鸡取卵，竭泽

而渔，往往给城市建设留下“败笔”。 (2)规划滞后。“首长

频频换，规划跟着变。城市‘四不像’，群众有意见。”这

种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被丢弃

，从而出现了“人民城市一人建”的怪现象。在城市建设中

，有的城市旧城改造还没有完成，新建部分又要加以改造

。(3)恶性竞争。一些城市建设的决策者看不到城市之间联合

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不协调发

展，光作表面文章。最典型的要数当前的“摩天大楼热”。

例如上海将在浦东陆家嘴建成高度为466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夺取“世界第一”的桂冠。建筑界人士认为：高度一旦

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前，摩天大楼便已经失去

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这样的竞争，不免有满足虚荣心之

嫌。“权力审美”是一种破坏针对我国城市规划方面所存在

的问题，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

审美”是对规划最大的破坏。有的领导者角色错位，包揽了



规划师、建筑师的活儿，连建筑的色彩都要自己来定。有的

领导人光注意细节，但不懂得超越细节。作为掌舵者，如果

在细节上和建筑师、文化人争夺地盘，就容易产生长官意志

，就变成“权力审美”了。一些城市的领导人为了使体现其

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

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自然很容易就通过了。仇保

兴说，由于“权力审美”，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往

往变成了“可批性研究”。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

虽由建筑师绘制，但其设计要求却是来源于某些领导人的想

法。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制度约束

。我国以往对领导人强调自律，但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只有

制度上文明，才能遏制个人的不文明，才能使得城市文明起

来。城市规划建设跟其它的商品不一样，它存在着严重的不

对称性。规划建设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一般的老百姓要

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要

组织一个专家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的论证讨论是开放的

，可以邀请记者参加。他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专家的争

论、讨论的意见还可以再让老百姓进行分辨，这样就能帮助

老百姓解决不对称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都需要公众的参加，因为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到底如何

根治形象工程？仇保兴说，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过程中，要建

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城市规划建设得好有什么标准？书记、

市长当得好有什么标准？不是凭少数人说面貌变化很大，或

者说“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就可以的。如果光是从这

种求变的心理出发，就容易导致“形象工程”。他认为，要

把正确的城市评价体系建立起来，把各级领导的注意力引导



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上来，从地面引导到地下，从形象

工程引导到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他建议，现在各级政

府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必须向人们公布，公布以后再通过政

府决策，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当地人大决策。这样可以使公众

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舆论的监督能够结合起来

。城市规划与理想无关郑筱津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是带

着梦幻色彩的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

任务在同时做着，而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

两年以上。但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却和浪漫的城市理想

毫不沾边。因为，很多时候都要与各个方面不断地“拉锯”

。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

问题，一个城市明明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

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

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但在局部的问

题上，妥协的一方就通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有一次

，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

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

死了很多。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

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

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

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

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

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

行性很差。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



划院接手。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

师，在那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

孤独。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规划区域

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

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了，但

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

全遮住了。还有一次，周榕发现规划地区中，有一段几百米

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绕开城墙的问题

，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

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

”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

，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然而，工程交到开发

商手里之后，周榕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

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

是自己的作品。“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

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

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

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

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1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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